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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痴
” ;

《聊斋志异》的一个重要情感范畴

陈 文 新

《聊斋志异》和其它文学作品一样
,

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
,

只要我们不把它简

单地视为某种自生自灭的孤立的存在
,

就没有理 由忽视其中的历史内容
,

忽视它与当时社会

生活的联系
。

因此
,

一些研究者对于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特征的论述
,

对他的交游等情形的

追寻
,

无疑是揭示其深厚意蕴的行之有效的一个环节
。

但问题是
,

我们的研究不 能 仅 限 于

此
。

作为一部文言小说集
,

由于蒲松龄本人明确地用它来抒写
“

孤愤
” ,

所以
,

我们在分析这

部作品时
,

就不能不特别注意作家的主体情感
。

说到蒲松龄的主体情感
,

哪些是最引人注 目的部分呢 ? 这似乎颇费踌躇
,

其实不然
,

蒲

松龄《聊斋自志》说得够清楚的了
: “

才非干宝
,

雅爱搜神
;
情类黄州

,

喜人谈鬼
。

闻则命笔
,

遂以成编
。

…… 遗飞逸兴
,

狂固难辞
,
永托旷怀

,

痴且不讳
。

展如之人
,

得毋向我胡卢耶 ? ,

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状态的描述
,

同时也显示了其情感轨迹 ; 而特别拈出
“
狂

” 、 “

痴
”

二字
,

于

此便可见重心所在
。

综览全书
, “

狂
” 、 “

痴
”

也确实是体现了作家丰富主体情感的重要范畴
。

本文拟就
“

痴
”

略加剖析
。

一
、 “

流水高山
,

通我曹之性命
”

《聊斋志异》所写到的
“

痴情
” ,

有一个与蒲松龄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别
:

愿以性

命报答知己—
一种

“

士为知己者死气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感情
,

一 种 具 有 壮 烈 意 味 的

“

痴
” 。

蒲松龄是富于才华的
,
在科场上也曾有过一度的辉煌记录

:

19 岁时 (顺治十五年
, 1 6 5 8)

初应童子试
,

以县
、

府
、

道试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
,

文名籍籍诸生间
。

但此后数十年却屡试

不第
。

个中原因
,

除了偶然因
“

围中越幅被黝
”

外
,

主要是文宗们不赏识他的八股文
。

而蒲松

龄对 自己的这类文字却是期许甚高的
, 《聊斋诗集》卷四《张历友

、

李希梅为乡饮宾介
,

仆 以老

生
,

参与末座
,

归作口号》云 : “

忆昔狂歌共夕晨
,

相期矫首跃云津
。 ” 《聊斋文集》卷十《楹联》 :

“

为诸生时
,

动思立各当世
。 ”

豪气洋溢
,

极为自负
。

《聊斋志异 》卷三《白于玉》中吴 青庵
“

秋

闹被黝
” ,

但仍自信
“

富贵所固有
,

不可知者迟早耳
” ,

也不妨视为作家的自白
。

高 自期许而不

为人赏识
,

这就难免不平 , 然而不平之余
,

却仍要降低人格去求取文宗的青睐
。

蒲松龄也不

免如此
。

他的那些求人游扬的文字吞吐呜咽
,

分明是含泪写出的
。

例如《聊斋文 集》卷 五《上

健川汪邑侯启》 : “ …… 秋虫春鸟
,

愿联清闻
。

惟冀放极大之光明
,

烛兹酸态 , 幸勿以无 端 之

歌哭
,

笑此狂生
。

一语游扬
,

重燕石于鼎玉 , 片言照抚
,

变寒谷于风烟
。

略录旧篇
,

用代鼓

掌 , 附呈小品
,

聊博哄堂
。

… …不揣侏偶
,

数首妄求冰鉴
;
弗嫌游陋

,

八股尚埃陶钧
。

如或

10 4



青眼窥人
,

谬荷栽培之眷 ; 万一蓝衫利市
,

宁忘高厚之恩 ! 察启何胜瞻依惊愧之室 , ” 这里没

有了自豪自慨
,

没有了汹涌澎湃的壮怀
,

没有了兀傲的人格
,

语骄而整
,

气散而缓
,

生命的

活力消失在低声下气求人游扬的卑微动机中
。

而且
,

这样的文字不止一篇
, 《聊斋文集》卷五

《上昆圃黄大宗师启》的许多字眼都同上文类似
。

人生难得一知己
,

这本来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共同慨叹
,

而蒲松龄又用自己辛酸的人生经

历证实了这一点
。

难怪他经常以这为话头了
。

《聊斋文集》卷五《与韩刺史秘依书
,

寄定州》 :

“

弟素不达时务
,

惟思世无知己
,

则顿足欲骂
, · ·

…声 《聊斋诗集》卷一《 中夜微雨
,

宿希梅斋》

之二
: “

与君共洒穷途泪
,

世上何人解怜才 ? ”

卷一《寄孙树百》之三
: “

楚破犹然策良马
,

叶公元

不爱真龙
。 ”

卷一《九月望 日有怀张历友》 : “

世人原不解怜才
。 ”

卷二《偶感》 : “

此生所恨无知己
,

纵不成名未足哀
。 ”

卷三《送喻方伯 》 : “

卞和抱荆璞
,

献上章华台
。

楚王愤不顾
,

弃之等尘埃尹

((t 聊斋词集
·

大江东去 (寄王如水 ) 》 : “

天孙老矣
,

颠倒 了天下几多杰士
。

蕊宫榜放
,

直叫那

抱玉卞和哭死 ! ” 《 水调歌头》 (饮李希梅斋中作 )
: “

漫说文章价定
,

请看功名富贵
,

有甚 大 低

昂 ? 只合行将去
,

闭眼任苍苍
。 ” 《 聊斋志异》 中的《司文郎》 、 《素秋》 、

((u 十生》等篇都抒写了这

种不遇知音的悲愤
。

知己难得更显出知 己的可贵
。

在蒲松龄那里
,

知己之感已深切到铭心刻骨的程度
。

片言

褒赏常使他终身感激
。

他早年曾得任淄川知县的费伟社嘉许
,

后来写《折狱 》①一文
,

本来是

公案题材
,

蒲松龄在文末的议论却出人意表地转到知己之感方面
: “

我夫子有仁爱名
,

即此事
,

亦以见仁人
,

之用心苦矣
。

方宰淄时
,

松裁弱冠
,

过蒙器许
,

而弩钝不才
,

竟以不舞之鹤为羊

公辱
。

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
,

则松实贻之也
。

悲夫 ! ” 《聊斋志异》卷十《胭脂》也是一篇

折狱小说
,

许多人一般只注意其中
“

听讼之不可以不慎
”

的主旨
,

而 忽视 了作品对施愚山爱才

的性格侧面的强调
。

小说结尾的
,

一段是
: “

愚山先生吾师也
。

方见知时
,

余犹童子
。

窃见其奖

进士子
,

拳拳如恐不尽
;
小有冤抑

,

必委 曲呵护之
,

曾不肯作威学校
,

以媚权要
。

真宣圣之

护法
,

不止一代宗匠
,

衡文无屈士 已也
。

而爱才如命
,

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
。

…… ”

作家曾自呈
“

文艺
”

请黄大宗师过 目
,

得到赞许
,

于是蒲松龄毕恭毕敬写了《又呈昆圃黄 大 宗

师》
,

②颂扬备至
,

甚至说
,

不仅他本人戴德
,

至于
“

陨涕
” , “

且复妻季知恩
,

期作翁桑之报
。 ”

康熙三十二年 ( 16 9 3) 任山东布政使的喻成龙
,

见蒲松龄诗
,

颇倾慕
,

派专人请他到幕中住了

数 日
;
康熙三十三年

,

喻成龙离任
,

蒲松龄赋五古长篇一首
,

说喻
“

虚衷真爱士
” ,

对 自己的

赏识有如
“

暖律吹寒灰
。 ” ③而诗集中这类表达知 己之感的言辞还有多处

。

如卷二《答汪令公见

招 》之一
: “

僵赛 自拼人不伍
,

忽逢青眼涕沾 巾! ”

之三
: “

倘逐紫鳞藏壑去
,

拟随黄雀报珠来
。 ”

卷二 《偶感 》 : “

穷途已尽行焉往? 青眼忽逢涕欲来
。

一字褒疑华衰赐
,

千秋业付后人猜
。 ”

卷二

《 送别张明府》小序
: “

柴桑之钝子
,

谬增价 于品题
; 而葵蕾之愚忱

,

益衔恩于覆 载 ! ”

卷 三《寿

唐太史》 : “

略见雕虫技
,

辄承华哀褒
。 ”

《聊斋诗集》续录《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》 : “

怜才

辄流齿颊芳
,

骏骨不惜千金赏
。 ”

古代作家的诗文
,

大多是缘事而发
,

实有所指
。

蒲松龄的诗文亦然
。

这样
,

由于其中所

咎反到的是现实的人物
,

用语措词不免较为拘束
,

而在《聊斋志异》的若干纯属虚 构 的 篇 章

中
,

作家摆脱 了现实的人事关系
,

融 自己的审美理想
、

现实感受于一炉
,

创造出了更为激动

人心的境界
。

卷
一

《叶生》如泣如诉地描写一个
“

魂从知 己
”

的悲剧故事
。 “

文章词赋
,

冠 绝 当

时 ; 而所如不偶
,

困于名场
”

的叶生
,

意外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
、

资助和游扬
,

其感激之情

是不可言喻的
。

他渴望以
“

闹战
”

的成功来酬答知 己
。

然而
,

尽管他的文章掷地有声
,

令丁乘

鹤
“

击节感叹
, ”

却照样被主试官吏默落
: “

榜既放
,

依然锈羽
。 ”

于是
,

凄人心魄的悲剧迅速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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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高潮
:

先是叶生因为
“

愧负知 己
”

而一病不起
,

贵恨而没 , 紧接着其魂灵竟远随解任的丁乘

鹤
,

跨越山山水水而去 f “

魂从知己
” ,

从常识来看当然不可信
,

但与叶生同等痴情的蒲松龄则

深信不疑
: “

魂从知己
,

竟忘死耶 ? 闻者疑之
,

余深信焉
。

同心倩女
,

至离枕上之魂
,
千里 良

朋
,

犹识梦中之路
。

而况茧丝绳迹
,

呕学士之心肝 , 流水高山
,

通 我 曹 之 性 命 者 哉! 磋

乎戈 … …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
,

亦复不少
,

顾安得令威而生死从之也哉? 臆 ! ”

深情

郁勃
,

一唱三叹
,

显然寄寓着蒲松龄对费伟社等人的没齿不忘的感戴之情
。

采用寄托手法来抒写知己之感的有卷三《连城》 、

卷九《乔女》 、

卷十一《石清虚》等
。

如果

说
, 《连城》因借助于一个色彩烂漫的爱情故事

,

迷离淡冶
,

颇多诗意
,

那么
, 《乔女 》则以质

朴见长
。 “

壑一鼻
,

跋一足
” ,

既黑且丑
,

守寡在家的乔女
,

其生命的价值看来是 贱而 又 贱

了 ,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
,

家底殷实
、

挑选妻子颇为荷求的孟生却深深地钟情于她
,

为她的高

洁的
“

德
”

所感动
。

虽然乔女最后并未嫁给孟生
,

但正如她自己所说
: “

孟生能知我
, ” “

固 已 心

许之矣
。 ”

知己之情 已铭刻在她的心中
。

小说的重心是写乔女报答知己的撼人心魄的
“

痴
”

情
。 “

居无何
,

孟暴疾卒
”

—
孟生的亡

故使其家庭濒临崩溃
: “

孟故无戚党
,

死后
,

村中无赖
,

悉凭临之
,

家具携取一空
,

方谋瓜分

其田产
” , “

家人亦各草窃以去
“ ,

惟一抠抱其子哭于帷中
。

根据封建礼教
, “

非孟戚属
”

的乔女

自然不宜过问
,

但她未顾忌这些
,

如春潮般汹涌在
』

合头的是强烈到可以超 出于生命之上的知

己之感
。

于是
,

她先是
“

踵门
”

求援于孟的友人林生
,

请他
“

以片言告邑宰
” ;
在堂堂五尺 男 儿

林生被无赖辈吓得
“

闭户不敢复行
”

时
,

乔女却无所畏惧
“

锐身 自诣官
” , 县令乱耍威风

,

将她
“

诃逐而出
” ,

也并不气馁
,

又
“

哭诉于摺绅之门
” 。

多么艰难的人生历程 ! 反反复复
,

历经磨

折
,

她终于使诸无赖受到惩治
。

此后
,

她便竭尽全力为孟生抚养孤儿
。

如此
“

侠烈
” ,

丝毫无

愧于蒲松龄的赞叹
: “

知 己之感
,

许之以身
,

此烈男子之所为也
。

彼女子何知
,

而奇伟如是 ?

若遇九方皋
,

直牡视之矣
。 ”

《瑞云 》从一个特殊侧面写出真知己的高尚境界
:

不 以妍嗤易念
,

不因贵贱变心
, “

天长地

久有时尽
” ,

知己之情无绝期
。

小说的故事是极为奇幻的
:

本来容貌如仙的瑞云
,

经 和 生 一

点
,

竟
“

连颧彻准
” ,

黑如墨渍
。

这确乎是
“

出于幻域
”

了
。

但 由瑞云的容貌变丑所激起的各种

各样的反应却是真实的人情世态的展现
: 漂客们不再光顾 ; 鸭母视之为下等奴脾

。

正是在这

种人情世态的反衬下
,

贺生娶瑞云而归
,

不在乎任何姗笑的行为
,

真具有
“

痴
”

的意味
。

他不

象《连城》中的乔生那样
,

为知己者死
,

却也同样执着感人
。

《聊斋志异》写知己之感的篇章不算特别多
,

但精金美玉
,

几乎每篇都足以传诵
。

其所以

成功
,

不只是由于蒲松龄 自身有着深切的感受
,

还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—
士阶层

,

普

遍敏感于这一问题
,

在旧时代的文学创作 中
,

已经积淀了丰富厚重的基础
。

抒写知己之感很

久以来便是一个重要的主题
。

而蒲松龄在表达这一主题时
,

既将 自身的体验融入其中
,

又不

局限于狭小的个人身世之感的范围
,

成功地把它处理为一个具有相对永恒性的一 般 人 生 问

题
,

因而能引起许多读者的深切共鸣
。

二
、 “

怀之专一
,

鬼神可通
”

《庄子
·

达生》 : “

用志不分
,

乃凝于神
。 ”

这大概是古代哲人对
“

痴
”

的最早描述
。

它是对某

种境界
、

某种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
,

一种进入痴迷状态的追求
:

沉洒
、

执着
,

仿佛要把全

身心寄托于一隅
,

而几乎忘却了人生或现实的其它部分
。

蒲松龄简洁地称之为
“

性痴
” ,

指出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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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怀之专一
,

鬼神可通
。 ”

④

明清之际的张岱曾以悖论的形式阐述一个精辟的见解
: “

人无癖不可与交
,

以 其 无 深 情

也
;
人无疵不可与交

,

以其无真气也
。 ”

⑤深情的性格化的表现即是
“

痴
” 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大

量
“

情痴
”

都可 由此加以透视
。

例如卷二《婴宁 》中的男主角王子服
:

初见婴宁
,

他
“

注目不移
,

竟忘顾忌
, ”

这是
“

痴
, ; 回家后

,

神魂丧失
, “

垂头而睡
,

不语亦不食
, ” “

饥革锐减
, ”

这 也 是
“

痴
” ; 吴生编造的关于婴宁住址的谎话

,

他完全听信了
,

独自一人
,

步行数十里 去 山 中寻

找
,

这更是
“

痴
”
!

卷二《 阿宝》中的孙子楚较王子服色彩更为鲜明
。

在他身上
,

集中了多种类型的
“

痴
” : “

痴

于书
,

不知理家人生业
” ; “

性迁呐
,

人班之
,

辄信为真
。

或座有歌妓
,

则必遥望却走
。

或知

其然
,

使妓押逼之
,

则顺颜彻颈
,

汗珠珠下滴
。 ”

然而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对爱情的坚韧不拔
、

持之以恒的追求
。

清明节出游
,

孙子楚意外地见到了阿宝
,

情荡神摇
,

不能 自持
,

以致于和

倩女一样魂离躯体
:

他的身子回家了
, “

直上床卧
,

终 日不起
,

冥如醉
,

唤之不醒
” ; 他的灵

魂却随着阿宝去了
, “

坐卧依之
,

夜辄与押
,

甚相得
。 ”

冥冥中的灵魂充满生气
,

因为这是灌

注着深情的灵魂
。

唯其一往情深
,

所 以
,

当他的魂被巫招回家之后
,

一点不懈 的思念使他
“

归

复病
,

冥然绝食
,

梦 中辄呼宝名
。 ”

精诚所至
,

终于魂化鹦鹉
,

再次飞到阿宝的处所
。

也正是

凭着这种
“

痴情
” ,

他最后赢得了阿宝的纯真爱情
。

卷三《连城》中的乔生
、

卷五《花姑子》中的安幼舆
、

卷七《青娥》中的霍桓
、

卷八《嫦娥 》中

的宗子美等也是与王子服
、

孙子楚一样顽强执着的
“

情痴
” 。

蒲松龄对他们的描写
,

仅仅作为

爱情故事来读也是缠绵徘恻
、

凄丽动人的
。

但细加品味
,

不难感到
,

这些作品往往有着更深

一层的寓托或象征
。

蒲松龄偶尔也道破这一点
,

如《阿宝 》结尾
:

性痴
,

则其志凝
:

故 书痴者文必工
,

艺痴者技 必 良
。

一
一
世上落拓而无成者

,

皆自谓不痴者也
。

且

如粉花荡产
,

卢堆倾家
,

顾痴人事哉 ? 以是知慧黯而过
,

乃 是真痴
。

彼孙子何痴乎 ?

这不是简单地将
“

情痴
”

类 比为
“

书痴
” 、 “

艺痴
” ,

蒲松龄关注的是他们都具备
“

志凝
”

这样一种

人格精神
。

他们把握着 自己的信念
,

不为外物所动
,

不容 自已地进取
,

直到臻于 完满 的 程

度
。

在这里
,

读者可切实感到
“

中华民族 的脊梁
“

那种坚持不懈地 向理想进发的崇高的自觉
。

卷十《 葛巾》
,

卷十一《黄英》
、
《石清虚》是描写

“

稚癖
”

的重点篇章
。
《葛 巾》的主 旨在于强

调
“

怀之专一
,

鬼神可通
” 。

常大用
“

癖好牡丹
” ,

而其家乡洛阳恰是盛产牡丹之地
。

但他仍不

满足
, “

闻曹州牡丹 甲齐
、

鲁
,

心向往之
。

适 以他事如曹
,

因假措绅之园居焉
。

而时方二月
,

牡丹未华
,

惟徘徊园中
,

目注句萌
,

以望其拆
。

作怀牡丹诗百绝
。

未几
,

花渐含苞
,

而资斧

将匾
; 寻典春衣

,

流连往返
。 ”

常大用如稿木死灰般地沉浸于对牡丹花的爱之中
,

牡丹花精葛

巾就这样被征服了
,

情不 自禁幻化为女子与常大用恋爱
、

结婚
。
《黄英》的构思有些相近

:

马

子才癖好菊花
, “

闻有佳种
,

必购之
,

千里不惮
” 。

菊花 的精灵为之感动
,

黄英和陶三郎姊弟

翩然步入了他的生活
。

《石清虚》又是一种写法
。

它反反复复地
、

极为细致地描述邢云飞与一块美石 的 悲 欢 离

合
,

在曲折
诊

毖凉的情节进展中
,

邢云 飞的雅癖与神圣的人格结合
,

从而具有了严 峻 的 悲 剧

感
。

邢云飞珍视美石
, “

雕紫檀为座
,

供诸案头
” ; 为了守住石头

,

他甘愿减掉三年寿数
。

与
“

尚书某
”

的一场较量尤其动人
:

有尚书某
,

购 以百金
。

邢曰
: “

虽万金不易也
。 ”

尚书怒
,

阴以他事中伤之
。

邢被收
,

典质 田产
。

尚

书托他人风示其子
。

子告邢
,

邢愿以身殉石
。

妻窃与子 谋
,

献石尚书家
。

邢出狱始知
,

骂妻殴子
,

屡欲

自经
,

家人觉救
,

得不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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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情节告诉读者
, “
雅癖

”

即对美的追求和爱不仅仅是一种闲暇时的高雅情趣
,

而是一种不

计利钝成败的伟大的艺术精神
。

心心相印
,

物我交融
,

与美结为一体
,

或者换句话说
,

将美

视为 自己的生命
。

这里容不得任何庸俗
,

更容不得丝毫卑鄙
。

卷六《鸽异》从反面写出了
“

雅

癖
”

的这种排除任何利害之见的境界
。

还应该指出
,

蒲松龄所推重的
“

痴
”

是深情执着
, “

慧黯而过
” ,

而非
“

物而不化
” 。

卷十一

《书痴》就表达了他的这一见解
。

郎玉柱是典型的
“

书痴
” : “

家苦穷
,

无物不寮
,

惟父藏书
,

一

卷不忍置
。

父在时
,

曾书《劝学篇》 ,

粘其座右
,

郎日讽诵
, 又嶂 以素纱

。

……见宾客
,

不知

温凉
,

三数语后
,

则诵声大作
,

客邃巡 自去
。 ”

这般入迷地读书
, “

怀之专一
” ,

蒲松龄是欣赏

的 , 但
“

尽信书
,

不如无书
, ,

故蒲松龄又反对死读书
。

而郎玉柱却满身读死书的气味
。

他甚

至相信字行中真会出现
“

黄金屋
” 、 “

美妻
” 、 “

金粟
” 。

读书读成这样
, “

不知 其 所 学 居 何 等

也
” ,

⑥蒲松龄于是让织女从书中走出
,

为他治
“

物而不化
”

之病
。

卷四《棋鬼 》写一
“

癖嗜弈
”

的

湖襄书生
“

见弈遂忘其死
;
及其死也

,

见弈又忘其生
” 。

但
“

癖嗜如此
,

却始终未获一高着
。

究

其原因
,

在于他缺少一种高远的心境
,

而迁执到了愚蠢的程度
。

这种
“
物而不化

”

的
“

痴
” ,

蒲

松龄一律以喜剧性的故事给予了否定
。

三
、 “

瘦竹无心类我痴
”

蒲松龄还常常用
“

痴
”

来表示一种不含机心
、

迥绝世俗的天真烂漫的性情
。

《聊斋诗集》卷

二《逃暑石隐园》之二
: “

瘦竹无心类我痴
。 ”

卷三《答朱子青见过惠酒》 : “

锦影萧萧白发新
,

痴顽

署作葛天民
。 ” 《聊斋词集

·

大圣乐 ( 自遣 ) 》 : “

我将披发远去
,

便拟访乔松万初巅
。

恐桃花流

水
,

渔舟再入
,

村巷别迁
。

… …能飞度
,

怕云间天上
,

无此痴仙
。 ”

这种性情烂漫的
“

痴
”

与执

着于某种事物或理想的
“

性痴
”

以及耽于知己之情
、 “

直将依 以性命
”

的
“

痴
”

是相通的
,

但 又 毕

竟有其区别
。

这种
“

痴
”

更多静谧芳馨的
、

富于桃花源气息的诗意
。

蒲松龄很善于描写小儿女的不含机心的聪慧
。

卷五《花姑子》中的花姑子
,

那个璋精幻化

的姑娘
,

有着婴儿一般的纯真
。

一天 日暮时分
,

救过她父亲性命的安幼舆来到她家
,

父亲叫

花姑子去垠酒
。

这个正当
“

芳容韶齿
”

的女孩子
,

在偎酒时却只顾玩插紫姑的游戏
,

以致于
“

酒

沸火腾
” ,

吓得大叫
。

真是憨态可掬
。

但不是傻乎乎的憨
,

而是蒲松龄在议论中所称 道 的
“

寄

慧于憨
” , “

憨者慧之极
” ,

是不含机心的聪慧
,

是童稚一般的纯真
,

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未受沾

污的性灵
。

卷六《小谢》中的两个
“

小鬼头
”

小谢和秋容也是这种天真稚气的形象
。

正直
、

调镜

的陶生来到她们的天地中
,

这使得她们高兴
,

情绪欢快
,

忍不住要与他做些活泼得近乎淘气

的游戏
。

或
“

翘一足瑞生腹
” ; 或

“

以左手将毙
,

右手轻批颐颊
,

作小响
” ; 或

“

以细物穿鼻
” ,

使陶生
“

奇痒
,

大嚏
” ; 或

“

曲肪几上
,

观生读
。

既而掩生卷
” 。

无拘无束
,

任情
“

憨跳
” ,

哪儿

有一丝
“

闺秀
”

的故作矜持 ? 哪儿有一点
“

礼教
”

的陈腐气息 ? 这是健康人性的自然展现
。

只有

未经扭曲的生命才有如此活力
。

当然不只是小儿女们才有这种不含机心的
“

痴
”

卷二
。
《酒友》中的车生就是个颇多豪放气

概的男子汉
,

他
“

家不中资
” ,

却
“

耽饮
,

夜非浮三百不能寝也
,

以故床头蹲常不空
” 。

后来竟

因此而与狐成了
“

酒友
” : “

一夜睡醒
,

转侧间
,

似有人共卧者
” , “

摸之
,

则茸茸有物
,

似猫而

巨 ; 烛之
,

狐也
,

酣醉而大卧
。 ”

车生看看 自己的酒瓶
, “

则空矣
” ,

知道是狐喝掉了
,

忍不住

笑道
: “

此我酒友也
” 。 “

不忍惊
,

覆衣加臂
,

与之共寝
” 。

这是多么洒脱的风度
,

坦荡的心灵 ,

(下转 8 4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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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不含机心
”

是蒲松龄所向往的人性境界
。

这在那些描写人与狐鬼精魅交往的篇章中
,

表

现得尤为显著
。 “

不含机心
”

者
,

与狐鬼也能鱼水般融洽地生活
; 反之

,

定会受到惩罚
,

或结

局难堪
。
《葛 巾乏中灼常大用

,

癖好牡丹
,

却不够旷达
。

牡丹花精葛巾
、

玉版幻化的女子与他

和其弟大器成婚后
,

}淤清和谐
, “

家又 日益富
” ; 遗憾的是

,

常大用机心太重
,

他根据种种疑

点判断二女可能是
“

花妖
” ,

于是多方试探
。

结果是悲剧性的
:

女 (葛巾) 避然变色
,

邃出
,

呼玉版 抱儿至
,

谓生 (常大 用 ) 日
: “

三年前
,

感君见 思
,

遂呈 身 相

报
,
今见猜疑

,

何可复聚
。 ”

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
,

儿堕地并没
。

生方惊顾
,

则二女俱渺矣
。

悔恨不

已
。

与此形成对照
,

《黄英》中的马子才在知道黄英是菊精后
,

无丝毫疑忌
,

反而
“

益爱敬之
” ,

所

以能始终保持幸福的家庭
:

生一女
, “

后女长成
,

嫁于世家
,

黄英终老
,

亦无他异
” 。

注释
:

位) 《聊斋志异》卷九
。

② 《聊斋文集》卷五
。

⑧ 《聊斋诗集 》卷三《送喻方伯 o))

④ 《聊斋志异》卷十《葛 巾》
。

⑥ 《琅媛文集 》卷五《五异人传》
,

岳麓书社 1 9 8 5年 7 月版
。

⑥ 《郎玉柱》但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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